
生命至上
□石泽丰（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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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啦，我活了几十岁从来都没这么关
过，为啥子要这样关我嘛？”窗户前，母亲边
捶胸顿足地吼，还时不时地拍打着防护栏。

“妈，求求你，不要吼了嘛，您看新闻视
频，听小区放的广播这些，哪一样不是提醒
大家尽量少出门。”儿子赶紧上前扶着母
亲，生怕激动中的母亲摔倒。

年轻时的母亲比较好强。小时候父亲
长年在外工作，只有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忙，
平常都是母亲侍奉奶奶还带着两个孩子。
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奶奶突然生
病，村里赤脚医生说必须要去镇上的大医
院，家里没有一个有体力的人可以依靠，村
里人劝母亲给父亲带信，让父亲回来。母
亲没有言语，手脚麻利的把奶奶的换洗衣
服收拾好，怀揣存了几年的积蓄，把奶奶背
到铺好棉被的鸡公车上，让兄弟两人看好
家，硬是自己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把奶
奶送到镇医院住院。奶奶一直说母亲是个
好儿媳，要父亲家里的事情都多听母亲
的。村里的人都非常尊重勤劳持家、孝敬
长辈的母亲。

现在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安家，父亲退
休后，母亲咬牙把用来养老的积蓄在儿子
们家附近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说是儿
子们孙女们回来有住的地方。

今年春节，父亲母亲只做了少量的腊肉
香肠等年货，再加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一家人没像以前，从大年三十到初五都在父
母家过年，今年只有两个儿子轮流去看望父
母亲。今天幺儿子和幺儿媳妇刚进门母亲就
朝他们一通吼，读大学的孙女希儿没来。

“那些被传染的人不是都被隔离了
吗？我们是正常的，为啥不能出去？”母亲
抓着儿子问。

“妈，正因为现在是病毒暴发期，你也
不知道经过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携带病毒？
有没有症状？你看你都是要满80岁的人
了，身体不比年轻时抵抗力好，都说了，这
个病毒最容易传染给抵抗力差的人。”儿子
望着母亲说。

“有那么怪，就被传染上了！”母亲声音
低了些。

“您看人家钟南山院士80多岁了，为了
防控疫情还在武汉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带着
一群医务人员抗击病毒！”儿子提高音量。

“比我年龄还大？”母亲抬头望着儿子。
“是呀，我们应该按照政府的要求：戴

口罩、多洗手、室内常通风、尽量减少不必
要的外出和聚会，不给国家添乱。”趁机儿
子将注意事项重复一遍。

“我从来没有给国家添过乱哈。”母亲
急切地说。

“妈，我们都知道，您最有分寸！最支
持国家的！您常说：爸是共产党员，我们不
能拖后腿，现在政策又这么好，要珍惜！”幺
儿媳妇赶紧补充道。

“妈，我是说万一哈，您不小心传染上
了，您又传给我们两家人，我们又传给跟我
们接触的人，您老说说，这该有多少人？”儿
子故意把事态说得严重。

“没那么严重吧？”母亲急切问道。
“所以才要听政府的，不出门、不串门、

不扎堆、勤洗手，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了家
人，也不会给国家添乱。”儿子再次强调。

“我不添乱哈！”母亲快速表态。
“你妈在家呆三天了，就是没去走路，

脚有点僵，没事，她发泄一下就好了。”父亲
递给母亲一杯水。

“来，我们一起把屋子收拾一下，消一
下毒，中午让希儿过来包饺子。”幺儿媳妇
马上接话。

“老头子，你一会儿给希儿打电话让她戴
口罩才出门哈，我们先收拾屋子。”母亲喝了一
口水说道。“还有，我们给武汉捐点钱吧，尽点
心意！老幺，我和你爸来收钱，你负责捐哈。”

儿子儿媳相视一笑。

暖意
□流光溢彩（南充）

“丫头，除夕了，忙了一年了，回家吃顿年夜
饭？你妈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包了虾仁饺
子，还做了你一直念叨的虾滑，我给志勇打电话，
叫他接着你一起过来吧，我和你妈等着你们。”大
年三十下午五点多，爸打电话给赵艳。赵艳刚处
理完一个送诊的病人，她用两个手指捏着手机听
完爸打的一梭子机关枪，眼睛一热，眼眶湿了，差
一点就忍不住哭出来。她抬起头，抿着嘴唇，张
大鼻孔深深地吸了口气，再缓缓吐出来，情绪稍
微缓和了一下，才开口说话：“爸，你先和我妈吃
吧，我和志勇都值班，回不去了，别等我们。”

爸没说话，手机信号两端的空气似乎凝结
了。“爸，新来了个病人，我挂了。”赵艳打破了
僵局，挂断电话，戴好口罩，向治疗室走去。“韩
志勇，你爱吃啥吃啥吧，我才不管你呢，叫你跟
我耍脾气，甭想去沾我爸妈的光，有好吃的也
不让你吃。”

赵艳一想起在外科工作的丈夫韩志勇就
有气，一点也不知道帮她收拾家务，说了他两
句，还耍脾气不搭理她了，光知道坐在沙发上
玩手机看电影，啥也不干。本来两人说好一起
回韩志勇的乡下老家过年的，可偏偏赶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医院领导下了通知要
求所有人员都要坚守岗位，轮流休息，随时关
注疫情发展，要随叫随到。

韩志勇给乡下的爸妈打了个电话，被他爸
妈唠叨了一顿，说他进城没两天就不把乡下的
家当家了，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赵艳支他做
啥他都不动，把赵艳气坏了，闹了好几天别扭
了。

院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报名参加赴武
汉医疗救援队。赵艳背着父母和丈夫第一个
报了名。报完名出来，科室里跟她同是90后
的小吕跑过来，抱住她说：“艳姐，别看你平时
挺柔弱的样子，在关键时刻却能站出来，我打
心眼里服你了。”“往后，请叫我赵坚强。”赵艳
挺挺胸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科室主任医师柳叶子也禁不住为赵艳竖
起了大拇指：“好样的，我为咱们科室有你这样
的精英而骄傲啊。”赵艳赶紧收起肆无忌惮的
张狂，拘谨地说：“柳主任您过奖了，我们年轻
人只有多经点事儿，才能多长经验……”

“经什么事儿啊？你知道有多危险吗？”赵
艳突然被一把拽了出去，韩志勇气势汹汹地瞪
着她。“我知道啊，多危险也得有人去啊，我不
去你去吗？”赵艳回视着韩志勇。韩志勇甩掉
赵艳的手，说：“这事，你跟我说过一声吗？你
跟爸妈商量了吗？他们就你这一根独苗，万一
出点什么差错，他们怎么办？”赵艳身子一颤，
火气降下来，冷冰冰地说：“不是还有你吗？”

“我是我，你是你，在他们眼中谁也替代不了
你。”韩志勇说。

“没事，他们才不像你这么没情怀呢，准支
持我的决定。”赵艳说着，凑到韩志勇耳边又补
了一句，“况且，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啊……
你瞎说什么呢？是不是吓迷糊了？我去找院
长说明情况，咱不去了！”韩志勇说着就朝楼上
走。

“我坚强着呢，害什么怕啊？”赵艳拦住他，
不服气地说，“我才没瞎说呢，爸妈没有孩子，
从福利院领养的我，我早就知道了。”

韩志勇一把揽过赵艳，喃喃地说：“对不
起，我错了，你别再拿话挤兑我了。就算爸妈
不是你亲生父母，可把你养了这么大，现在他
们老了，正需要你，你可不能出什么差错，还是
跟他们商量一下吧。”

赵艳心里一暖，但她马上又绷起了脸，推
开韩志勇，冷冷地说：“工作时间你别来扰乱我
的工作了。不会有事的，快回去工作吧。”

大年初三上午，赵艳穿好防护服，跟随医
疗队上了开往武汉的车。突然听见有人敲车
窗，赵艳扭头向外看了一眼，韩志勇正举着手
咚咚地砸玻璃。看见赵艳朝外看，韩志勇隔着
玻璃大声喊：“赵艳，你要平安回来，一年的家
务我全包了，不用你支我。”

赵艳看着车下的人脸渐渐模糊起来，唯独
韩志勇那一双泛红的眼睛越发清晰。

请叫我赵坚强
□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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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挺住

辞旧的爆竹还没有点燃，乡邻们还没有把新
桃换旧符的时候，我在离武汉近三百公里的宿松
县一个偏远的山村，接到了单位的电话，全民防控
疫情，作为媒体人也要“逆行”。这是2019年农历
腊月的最后一天。没有想到，一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蔓延得如此之快；没有想到，武汉正在遭
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情，正在波及全国。在不停
地刷新闻中，我默默祈祷：武汉，挺住！中国，加
油！

抗击疫情的这些日子里，我深刻地触到了生
命的真相。它脆弱而又坚强，它平凡而又伟大，它
在灾难的面前把一个人的意志拧得丝毫不肯放
松，甚至不顾死神的光顾。这世上，没有什么比一
个人的生命更加珍贵了。这一次，没有一个人肯
放弃另一个人的生命。

根据单位安排，我负责联系采访当地卫健委
和人民医院。如果说卫健委是所有信息来源把关
的最后一道出口，那么，作为收治疑似病例和确诊
病例的医院，则是信息和新闻的“生产车间”。作
为一名记者，我更愿意往医院里跑，即使那里有较
高的风险，我也愿意跟着医护人员，感受他们如何
以医者仁心进行救死扶伤。

医院离我所在的报社只有三百余米。出报社
大门向西，横穿一条东湖路，径直走过百荷公园的
北园，再越过一条翠柏路，医院就到了。我从医院
的北门进去，因为集中隔离病区就在北门边。警
戒线醒目，有标牌提示：隔离病区，禁止入内。在
警戒线以外，戴着医用口罩的我，看到医护人员身
穿防护服，全副武装，忙碌地穿梭在病房与病房之
间，即使熟悉他们的人，也分不清谁是谁。感染科
主任告诉我，自从患者进入后，这些医护人员就没
有出来过。以隔离病区的门为界，外面与里面的
人都止于这扇玻璃大门。

立于门外，目视这扇大门，我第一次发了很长
时间的呆。一扇门的出现，常常让人在进出之时
稍思片刻。它以见证者的身份见证着一个人的选
择，尤其是生命之门。医院的小陈接待了我，英
俊、能干，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见到我，他掏出
了一沓纸来，笑着对我说：石记者，这是我们医护
人员的请战书，有一百多封。看着这些亲笔书信，
我顿时语塞。那些鲜红的手印如一朵朵鲜艳的红
花，在洁白的纸上盛开得热烈。作为一名医生，他
们何尝不知道参战的危险，但他们拥有职业的尊
严和个人良知，为了救治病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
置之度外。在一百多封请战书面前，无论我再怎
么表达，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与小陈联系得很紧密。
从他那里，我了解到了医院救治患者的更多动态，
了解到了赴武汉救援的医护人员的更多信息。

“一转眼，入鄂支援已经一个星期了，很想念
你们，希望你们一切安好，我很平安，勿念。我是
共产党员，我还是咱们科室的党支部书记，没有人
比我更合适……”这是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刘晓
玲发回的首封家书。小陈同时转过来的还有刘晓
玲发回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刘晓玲的脸上印有
口罩紧勒的痕迹，她目光坚毅，一股正气直抵人
心。此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个生命竟是如此
坚强，她与众多的医护人员一起，汇聚成了一股强
大的力量，这力量无坚不摧。

抗击这场疫情，将他人的生命置于自己生命
之上的不止医护人员，还有各行各业的人，有千千
万万个志愿者，他们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自己的
生命。武汉志愿者车队54岁的何辉曾经刷屏，他
的职责是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下班。庚子年正月初
七，他出现发热症状。正月初十，何辉就离开了这
个世界。他平凡而伟大。

不抛弃不放弃，是生命对生命的敬畏，是人性
光辉的显现。大自然常以自然的法则启迪人，教
人以道与法、尊严和高贵、坚持和守护。


